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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

沪语童谣

文 ! 杨建明

弄堂也是老字号

文 ! 福 华

老里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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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缝针叫!引线"

沪语中古语

! ! ! !早浪出门，发现汽车
轮胎有点瘪，就到门口修
车行去打气。修车行里个老

师傅看起来有点气呼呼，一边
讲：“汽车倒倒好，”一边拎仔打

气工具走过来，打气。
现在修车行里大多数侪是小

年轻，十几岁、靠廿岁。三十几岁
就可以称老师傅了。勿像从前，路
边修脚踏车个大多数是五六十岁
老伯伯，甚至看起来年纪更加大
一眼。当然，整天油渍麻花做生
活，再加上晴天太阳晒，刮风吃风
沙，勿老也老了。
气还辣打，从后视镜里看到，

老师傅蹲辣海做生活，一个小弟
走过来，轻轻戤了老师傅身浪，
讲：“阿哥，侬肚皮饿口伐？”老师傅
勿睬伊。小弟一付无赖样子，又
讲：“阿哥，侬想吃点啥？”老师傅
仍旧勿睬，面孔浪好看点了。
小弟仍旧勿放弃，又辣老师

傅身上蹭了蹭，再讲：“阿哥，真个
呀，侬想吃点啥啦，我帮侬去买？”

一而再，再后头呒没三了，老
师傅已经呒啥脾气了，一边收打
气工具，一边讲：“老板不辣海，小
鬼头就偷懒，侬像样子口伐……”三
言两语，大约模想得出发生啥事
体了。汽车修理场，也是职场，职
场里个事体，总是活色生香嗰。
迭个小弟上趟碰着过，靠廿

岁样子。因为不晓得为啥，车子轮
胎浪插了把刀片，就去补胎。算是
小生活，老师傅安排小弟做。

我看伊一副呒没困醒个样
子，就寻伊讲讲闲话：“小弟，侬看
看，搿是勿是故意破坏啊？昨日夜
里，车位呒没了，就随便寻了只别
人家个车位停了一夜天。今天早
浪开出来，就发现搿把刀片了。”
小弟仍旧死样怪气，讲：“喏，

刀片拨侬，侬试试看戳得进口伐，戳
坏轮胎赔钞票算我嗰。”
哦哟，拨小弟冲得一口气憋

牢，一面孔尴尬。小弟倒是醒了，
越讲越起劲：“就是碰巧了，路浪
正好有刀片，车子开过去，前胎先
碰着，力道、角度被碰得正正好，
后胎轧过来，就戳进去了，所以，
常常是后轮胎被戳，刀片、钉子、

塑料片，我样样侪见过。还有，不
要拿人往坏处想，想多了，自己也
呒啥好。再讲，侬也就占了人家车
位一夜天而已，下趟不占就好了。
大家侪是普通人，不会无缘无故
去为难另一个普通人……”
搿天补好轮胎回转去，我也

思考了一下人生。又想想，小弟人
小，道理勿小。

文 ! 叶世荪

去松江雕花楼看看

! ! ! !在《汉语成语词典》里，“穿针
引线”是线头穿过针眼的意思，也
比喻从中联系撮合。上海话把其
中动宾结构的“引线”当作固定词
组，释为缝纫用的针。相应的，把
针尖叫做“引线头”，针鼻儿叫做
“引线眼”或“引线屁股”。传统沪
剧《卖妹成亲》里有句戏词：“拾着
笠帽勿能当啥盾牌用，引线装枪
难出阵”。还有沪谚说：“引线屁
股倒戳痛（反向被击）”“拾只
引线当铁钅荅卖（不自量力）”
“七石缸有勿得引线眼（蚁
穴能溃坝）”“引线刺是痛、
尖刀凿子一样痛（结果相
同）”；其中的“引线”指的
都是针。!月 "#日《新民
晚报》刊载了一篇名为《引

线》的文章，说“买
引线只有上海人
才懂得”。
这个在

上海新一代年轻人中未必全懂的
词，在一些明清文献中倒是常见
的。清代小说《双鼠奇冤》中写道：
“私刑来拷打，引线刺背心”；《海
上繁华梦》中写道：“向账房先生
借了一只引线，又要了些洋棉纱
线，把被头缝好”；明代《山歌》借
一顶破帽的自述唱道：“板刷常常
相会，引线勿曾离身。”
“引线”一词借以表述的是针

的作用，纤细尖锐的绗针牵引着
棉绒丝线，辗转迂回穿过织物，便
成就了我们的各式衣帽裤袜。在
上海话中，这种以物件的功用、动
作甚至特征指代物件名称的情况
并不罕见。譬如“落袋（桌球）”“架
梁（眼镜）”“百搭（可任意搭配的
牌）”“冲头（鲁莽之人）”等等。

有人将“引线”写作“纟急（$!%）
线”，但从这个角度理解就会有理
据上的疑问了。明代杨慎的《俗言
解字》中写道：“纟急线，今俗云穿针

纟急线是也。”唐代《俗务要名林》
中写道：“纟急，缀絮”；宋代《集韵》
中写道：“纟急，缝衣相著”，意思都
是在现成衣物上缝制或绣缀上些
什么。唐代张鷟《游仙窟》中写道：
“线因针而达，不因针而纟急”；杜
甫《李监宅》诗说：“屏开金孔雀，
褥纟急绣芙蓉”；“纟急”都是仅当动
词用的。顺便说说，也许是因为这
个“纟急”过于生僻，包括杜甫诗在
内的许多文献都以“隐”字借代。
譬如元代童童学士《紫花儿》词：
“屏开孔雀，褥隐（纟急）芙蓉”；清代
李慈铭《十六字令》：“宜平视，绣
褥隐（纟急）芙蓉”。
总之，“纟急”是缝、绣、缀、繗的

意思，是动词；五代时期的《开蒙
要训》中就有“纟疌续缝纟急”的明晰
归类。依笔者看，即便曾经确有偏
正结构的“纟急线”一词，也是指“缝
线”“绣线”等等，不能指代那枚上
海人口中的缝针。

文并图 ! 沈一珠

! ! ! !呒没想到松江老城迭能好
看！
看了今年 &月 '日个夜报介

绍“最美雕花楼修缮后重新开
放”，就想要去看看，前几天天气
晴好，勿热勿冷，乃末决定出行。
先乘地铁 &号线，再调松江 (路
公交，轻轻松松就到了中山西路
)**号雕花楼。搿座楼是清朝嘉
庆年间当地名绅杜岭梅个房子，
前楼、走马墙、后屋和厢房个窗棂
门档经过两百多年个风吹雨打保
留至今，仍旧邪气好看，是松江地
区少见个建筑雕刻精品。东门径
墙篱浪还有戴望舒个“雨巷·丁香
姑娘”长诗。
作为松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习基地———雕花楼里有顾绣、
草龙舞搭仔余天成堂中药、竹编
等遗珍个展示。我搿趟还有只收
获是根据搿里提供个“漫步松江
街区，阅读建筑之美”活页册，轻
松游览了雕花楼同一地段个张氏
米行、王氏馆、有明堂、土布馆、大
仓桥和灌顶禅院。

明清时期松江是漕运重镇，
粮食仓库造仔交关，因此松江当
时也拨叫做“仓城”，当地勿少地
名里侪有一个“仓”字。

大仓桥下有孟姜亭一座，南
石柱上联：青石有情怜弱女，寒衣
无处觅离魂。北石柱下联：万里奔
波殉夫节，一声恸哭倒长城。
老早一直以为四大传奇中个

孟姜女是北方姑娘，搿趟晓得了
伊原来是华亭人氏（今松江区）。
孟姜女千里寻夫就是从今朝松江
老城仓桥下划船北上嗰。
中山路浪还有两座以松江别

名“云间”彰显个古迹：一是中山
西路和玉树路交接处新城水云间
（居民区）内个“云间第一桥”，伊
原型是明朝时最大个石桥。桥下
汩汩流水好像辣讲述松江才俊陈
子龙抗清义举，伊宁死不降，押解
途经云间第一桥时，纵身跃入河
中自尽（陈子龙墓现在松江广富

林）。
二是中山东路“云间第一

楼”，伊原来是古时松江府衙门个
瞭望楼（谯 +,-.楼），现在是松江
二中个校门。
参观雕花楼还连带看了好几

个底蕴深厚个景点，像蓝印布馆
手织布成品邪气好看，有只花格
小布袋成了我个纪念品。

松江老城一来交通便利，景
点多距离近；二来“先有松江府，
后有上海滩”，此地看得到观音兜
山墙木板民居、石头桥等古意建
筑；三是乔木多，辣王氏老宅我到
第一趟看到枣树，结青果落到地
浪就变红。路边大树浪结了勿少
荚，地浪还有交关硬壳，用手机
“花伴侣”软件辨识，上海市中心
蛮难看到个“枫杨”。
松江雕花楼以及周围景点让

阿拉搿种中老年人一日游还是蛮
有趣嗰！

沪语中的!戤"

! ! ! !前一枪有朋友聊起买汽车个事
体，让我想起儿子出生个辰光，阿拉
一家门乘“小乌龟”出租车个事体。
儿子出生辣上世纪 !/年代，当

时上海市区公交车邪气轧，而且从
早到夜勿分时段，为了让刚刚出医
院个妻子和儿子能够适宜一点，我
决定多出点钞票坐出租车回家。
埃歇辰光，阿拉国家生产

轿车个技术落后，产量勿大，以
上海生产个上海牌轿车为例，
总共生产了不到 0万辆，用了
##年，平均每年勿到 )(//辆，
再加上当时大家工资侪勿高，
消费能力有限，所以充当出租
车个轿车数量勿多，马路浪跑
个出租车大多数侪是一种有封
闭车身个三轮摩托车，大家叫
伊“小乌龟”。

我抱仔蜡烛包里个儿子，
妻子牵仔外甥女，立辣妇产医
院门口等车。记忆里，医院门口
经常会有出租车嗰，呒没想到，
搿天医院门口空空荡荡，一辆
车子也呒没。天气阴势刮搭，一
歇歇滴滴答答落起雨来。我让
妻子带仔小人等辣医院门口个
屋檐下头，自家跑到马路边，看
到有出租车开过就拼命招手，
呒没车子肯停。当中有几辆送客人
来医院个车子也是远远交停车，放
客人下车，立刻就开走了。
正当我心急如焚，一部“小乌

龟”停辣我面前，车子浪个客人正好
下车，我一边拦住车头，一边叫妻子
快点过来。司机看看阿拉几家头，就
讲：“人太多了，我车子装勿落嗰。”
“小乌龟”前面只有一只位子，是司
机坐嗰，后面是一个双人座，可以坐
)个大人。阿拉有 )个大人，1个小
人，'个婴儿，要坐进去的确比较困
难，勿过搿歇辰光也只好轧一轧了。
“小乌龟”呒没方向盘，用摩托

车龙头控制方向，发动机发出突突
声，车子轻轻抖动，车厢里冒出一股
汽油味，车子摇摇晃晃开起来了。或
许是“小乌龟”避震能力差，或许是
阿拉人多分量重，路浪只要碰着小

石头，阿拉
就要吃“弹
簧屁股”（车辆跳
动，车座冲击，仿佛
屁股挨打）。风勿晓得从啥
地方个缝道里吹进来，我
拿外衣脱下来，罩辣儿子
身浪。妻子帮我裹紧衣裳，
宝贝乖乖熟睡。我不敢用
力搂紧，又不敢抱得太松，
双臂悬空，邪气吃力。一歇
歇，妻子告饶讲：“师傅师
傅，侬能勿能手把把牢？抖
得我头晕脑胀想呕吐。”师傅
笑讲：“我也勿想抖个呀，开
搿种三勿像车子，实在呒没
办法勿抖，工作一天，下班回
去，拿饭碗头手还辣抖啊！”
我心里有点后悔坐“小

乌龟”了，假使再多等一歇，
能等到一辆轿车就好了。或
许从我面孔浪看出我个想
法，司机师傅又笑了，伊讲：
“侬晓得阿拉全上海一共有
几部出租轿车口伐？亨八冷打
两三百部，伊拉做外宾生意
接飞机还来勿及，哪能轮得
到侬坐啊！”
回家路上要经过一座小

桥，印象里坡度勿大，呒没想
到，车子刚刚上坡就呜呜怪
叫几声，熄火了。司机师傅连

连埋怨：“我刚刚就讲人太多了拉
勿动，侬看桥也开勿上去。”
我拿儿子交拨妻子，拉开车

门，搭司机一道下车。司机一手握
车把，一手拉车。我怕冷风吹到妻
子和儿子，又脱下衣裳盖辣伊拉
身浪，自家穿仔背心，猫仔腰，辣
车子后头推。看起来小巧玲珑个
“小乌龟”，大概传动系统勿灵光，
推起来邪气吃力。百来米上坡，等
我吭哧吭哧推到桥顶浪，身浪已
经溚溚渧了，勿晓得是雨还是汗。
回到屋里，儿子醒了，小面孔

浪笑得邪气甜。我感冒了，妻子也
发烧了，从此以后，阿拉再也呒没
坐过“小乌龟”。勿久以后改革开
放了，夏利和桑塔纳成了上海出
租车个主流车型，“小乌龟”好像
一夜之间就从马路浪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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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山河

修车小弟个人生哲学

! ! ! !小时候，我常去家附近的书场
里听“戤壁书”。所谓“戤壁书”，就是
书场里的书说了一半以后，小孩可
以免费进去听书，但没有座位，只能
倚靠在墙上，这里的倚靠，上海人称
为“戤”（2",）。有一句沪谚：“阝岂山门
的和尚，烂浜滩的船。”（意思是某人
平日闲荡无事，若有人想雇佣他，又
不肯稍降低身价。）这里的“阝岂”就
是倚靠的意思，也称为“戤”。《负曝
闲谈》第四回中写道：“黄乐财一时
不得劲儿，赶忙把手里的雨伞往红
木炕床旁边墙角上一戤。”对守财自
苦的行为，老上海人比喻为“戤米囤
饿杀”。《二刻拍案惊奇》中写道：“相
传此经价值不小，徒然守着它，救不
得饥饿，真是戤米囤饿杀了。”

从形体“斜靠”的含义延伸，
“戤”又有抵押、典当的意思，也可指

作为抵押的物品。明许自昌《水浒
记·周急》中写道：“老身阎婆，要
把自家女儿戤财主几十两银子，
特来寻王妈妈做中。”老上海，抵
押借款也称为“戤典”或“戤借”，
冒牌的商标则称为“戤牌”，如银
两或现金抵押，则称为“戤银”。
“戤”的另一个用法是依

仗、依靠的意思。《歇浦潮》第
*( 回中写道：“我同他们
老板再三商量，答应 3///

元挖费，给他另租栈房，将
本栈借给我用，推头（推
说）是我们有存货在手，要
戤他的老招牌卖出去。”这
就是所谓“戤牌头”，
在当今社会中，
也不乏戤牌
头的例子。

文 ! 许德华

上海老早多弄堂，

弄堂里向好风光。

闲话轻轻声音糯，

走上走下楼梯响。

灶披间里烧小菜，

闻到味道侪来尝。

热天在外乘风凉，

冷天一道孵太阳。

弄堂口头烟纸店，

从早到夜勿打烊。

弄堂也是老字号，

欢迎大家来白相。


